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5：20 印完8：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12 2026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尹燕燕 美术编辑 杨秀秀

电话：(0531)85193153  Email：gaf@dzwww.com

蒙曼：

行走山河间
　　从《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的镁光灯下，到行走
于山河之间，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
曼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2024年5月初，蒙曼开始借助“行走”这一主题，以直
播、短视频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她的“219国道行”“踏访
内蒙古”“太行八陉行”“行走大运河”“曼行衢州”等文化
行，引发了一场场文化热。比如近日，网友就跟随蒙曼在
衢州的现场讲解，了解到了孔氏南宗家庙、龙游石窟等当
地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她还曾在锡林郭勒草原讲解金
界壕的历史，在永定门解读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将书
本中的历史与实地风景相结合，让抽象的文化变得可触
可感，让千万观众在行走中读懂历史、热爱文化。
　　蒙曼说，走在山河之间，收获了更多的自由。“孔子周
游列国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我跟着时代节奏走，想
要传播那些古老的内在思想和核心理念。它们在今天依
然是鲜活的，是能真正贴近人、滋养人的。”

王永先：

守护千年木塔
　　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为博眼球散布谣言称，“应县
木塔即将落架大修”。尽管山西省文物局第一时间辟谣
澄清，应县木塔的修缮保护问题仍引发广泛关注。山西
省古建筑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科普博主“斗拱爷爷”王永
先的账号下，也涌入不少网友，关心询问木塔修缮的相关
情况。王永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县木塔修缮方
案论证多年，目前仍处于密切观察、深入研究和局部加固
阶段，这不是不作为，而是不敢错、不能错。
　　年逾七旬的王永先，深耕古建筑保护领域五十余载，
曾任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等职，参与过
山西佛光寺、晋祠、崇福寺和应县木塔等上百处国宝古建
筑的修缮保护工作。退休后，他创办了“古建筑斗拱学
堂”，开设“斗拱爷爷”账号，致力于古建科普，全网粉丝已
超200万。
　　从王永先的古建筑科普视频中不难发现，他对应县
木塔感情至深，对其建造脉络、建筑特色、历经的沧桑及
现存问题都了如指掌。他深情地说，木塔的守护者远不
止人类，也包括小猫、鸽子、燕子等，它们与人类一同守护
着这座木塔，让它得以屹立不倒。
　　王永先也一直在研究更具可行性的修缮方案，已撰
写了三十余万字，希望能为木塔修缮提供更多选择。

王计兵：

用文字留住母亲
　　继出版《赶时间的人》《世界把我照亮》《低处飞行》等
诗集之后，“外卖诗人”王计兵首次以非虚构的形式，将其
与母亲包成珍的人生故事，凝练成深情之作《成珍》。他
用一本书，为母亲完成了迟来半个世纪的“正名”。
　　王计兵说，写《成珍》这本书，是因为他想将母亲的身
影永远“留”在文字里。王计兵的母亲常年遭受丈夫家
暴，年幼的他曾死死抱住父亲的腿试图阻拦，却总被狠狠
踢开。每一次被家暴后，母亲都会走到村里那条干涸的
沟渠边放声大哭。但王计兵记得，母亲总把生活的苦难
看得很轻，她告诉儿子：无论生活的风刮得多大，人都要
挺直脊梁骨站着。“很多个凌晨，我在黑暗里用手机录音，
常常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王计兵坦言，这本书的创作
对他而言，更像是一场与家庭、与过往的和解。他希望读
者都能找到生活的答案，“就像母亲，即便历经苦难，也始
终要求我微笑着面对生活”。
　　王计兵出生于江苏一个农村家庭，曾做过建筑工人、
挖沙人、小贩、拾荒者。写诗成了他的生活寄托。2018年
成为外卖骑手后，年过半百的王计兵收获了全新的人生
体验，写诗的热情也被大大激发。他把诗作发布在网络
上，成了网友们热捧的“外卖诗人”。七年骑行路上，他创
作了六千多首诗，出版了数部诗集，还不断斩获文学奖
项，登上春晚舞台，兼任徐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
长……王计兵的人生道路越走越阳光。从诗歌到散文，
都是他对生活最真诚的回应。

（□记者 师文静 整理）

立古求索四十载

　　李伯齐一生好古。
　　“乐陶斋”是李伯齐的书房。春日的午后，
阳光洒在李伯齐层层叠放的书法作品上，那些
墨迹清新娟秀，是十分规矩的小行草作品。而
书桌的玻璃板下，嵌着几幅“二王”手札作品复
印件。显然，李伯齐对此颇曾用功。
　　如《庄子·人间世》言：“为人之所为者，人
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
古为徒。”李伯齐一生与古人为师、为友。
　　李伯齐2025 年出版的《李攀龙全集校注》

（上、中、下）三册，皇皇139 万字，引经据典加
以校注，不仅填补了李攀龙诗文全集系统校注
的学术空白，而且被认为是抗鼎力作。
　　事实上，截至该书出版时，李伯齐与李攀
龙早已“为师为友”整整40年。
　　1985 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古籍整理项目，
其中就有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所著的《沧
溟集》。因李攀龙是济南历史上的诗文名家，
齐鲁书社慕名约请李伯齐整理此书。
　　“我一听就不同意。因为我是研究唐代以
前的，而李攀龙是明代中后期的。”李伯齐说，
自己当时对李攀龙只是通过文学史有粗浅的
了解，但在对方执意之下，还是同意先行阅读
一番再下定论。
　　未料，当他阅读了《沧溟集》之后，看法发
生了转变。
　　“首先，他引用的典故基本都是唐以前的，
因为他是复古派。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自明
代以来，对其诗歌的评价毁誉参半。评论者或
执一端，不及其余，或拘于门户，故甚其词，未
免都失之偏颇。”李伯齐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
系统的研究，为这位本土先贤发声正名。
　　于是，他决定点校《沧溟集》（后改为《李攀
龙集》），以期对李攀龙的诗歌艺术及其在中国
诗歌史上的地位作出应有的评价。
　　李攀龙是谁？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他主
盟文坛，诗名高于当代，影响及于清初百有余
年，是有明一代享有盛誉的诗文大家。济南趵
突泉畔的白雪楼，就是为纪念他而建。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其著作的整理却长期
滞后。李伯齐决心改变这一局面。
　　接受点校任务之后，李伯齐遍寻各类版
本，以李攀龙九世孙李献方所藏隆庆本为底本
进行校勘、标点。1993 年 12 月，《李攀龙集》点
校本由齐鲁书社出版。同年，他还与青年学者
合作完成了《李攀龙诗文选》，应人民文学出版
社之约出版了《李攀龙诗选》，其间山东文艺出
版社又出版了《李攀龙研究资料汇编》。
　　而这只是开始。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正式约请李伯齐校注《李攀龙全集》。这是一
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李攀龙向称博学，注释其诗文难度较
大。”李伯齐说，李攀龙诗文广泛，涉及先秦之
后历代典章制度及诗文典故，文章佶屈聱牙，
用语古今错杂，尤难注释。
　　治学之苦，唯有学人自知。此后经年，李
伯齐坚持贯彻“深度整理”原则，对李攀龙诗
文，除考订其写作年代及背景之外，对诗文涉
及的典章制度、人物生平、诗文典故等史实，均
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注释，并为生僻字注音。
　　2015 年，《李攀龙全集校注》被确立为国
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此后数年，经
反复修改定稿，直到2025 年，这套139 万字的
三卷本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成为
国内首部《李攀龙全集校注》。
　　从 1985 年第一次接受《沧溟集》点校任
务，到2025 年《李攀龙全集校注》出版，整整40
年，李伯齐枯坐板凳，交出了无愧于跨世师友
的答卷。
　　也不单单是李攀龙。自孔孟至陶渊明、何
逊、张养浩等，李伯齐更曾遍数自先秦至清以
诗文闻名的齐鲁“闻人”，钩织出齐鲁文化源流
中尤为重要的文学大观。一个个闪耀齐鲁文
化星空的先贤，因为李伯齐的研究而重新被人
们认识和铭记，而他们也成为一位当代学人最
为亲密的知己。

引入文化地理学研究

　　清代吴昌硕曾刻“与古为徒”之印，并题：
“与古为徒、与古为新”。
　　真正的与古为徒，从来都是师古而不泥于
古，并能够立古开新。访谈过程中，听李伯齐
谈及其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可以清晰感受
到，他心中根植着立古开新的理念。
　　最为典型的就是从时间到空间的学术转
向。作为文学院教授，李伯齐近年曾出席一些
地域文学研讨活动。实际上，其关于山东地域
文学研究的成果，不仅填补了山东地域文学研
究的学术空白，而且开启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
的课题方向。
　　李伯齐回忆，自上世纪80 年代起，自己开
始重点关注地域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于古
籍整理和地方文学研究方面着力求索。
　　他说，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大都注
重时间因素，偏重考察发展过程，而常常忽略
文学生成的空间因素。研究一个作家，一般注
意考察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现实政治生
活中的表现，而较少注意作为“社会环境”的人
文地理环境的考察。
　　“其实，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因素是相当复
杂的，如果要深入探讨文学生成的环境和发展
的原因，就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加以考
察。”李伯齐由此将文化地理学概念引入研究
之中，并基于这一认识撰写了《山东文学史论》
一书。
　　“《山东文学史论》2003 年出版，2022 年又
出版了增订本，共计增补文字13 万余字。”李
伯齐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总会发现当初研究
时的诸多不足。比如《山东文学史论（增订
本）》就增加了文化交融、民间神话传说、宗教
文学、客籍作家等章节，完善了各个时代有影
响的山东作家的论述，补充了宋金元时期的山
东小说、罗贯中与明清时期的山东小说等
内容。
　　《山东文学史论》是第一部研究齐鲁地域
文化与文学的专著，自出版以来备受学界关
注，书中不少观点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征引，产
生广泛的学术影响。

　　也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李伯齐厘清了
很多曾被泛泛而谈的概念。比如齐、鲁今天同
属山东省，在古代却为两个文化类型区。清晰
溯源，必然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又如，一般自
然物事怎样影响人们的精神？李伯齐的答案
是：真正给予人们精神影响的，是与自然物事
相联系的文化内涵，亦即人文因素，是沉淀在
自然环境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由此，自然环境
对于人的影响路径清晰可见。
　　诚如李伯齐的自我评价，“喜欢研究新课
题，不愿意蹈常袭故。”从先秦经典到明代文
学，从古籍校勘到地域文化研究，他始终保持
着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尤为重要的是，“开
新”不是凭空杜撰，而是从古人留下的材料中
读出新的问题、开辟新的领域。
　　李伯齐的开新实践无疑是多层次的。
　　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创新性地将文化地理
学的视角引入古典文学研究，系统地考察了文
学生成的空间因素。把视野从普遍的文学发
展规律，转向了具体的“文学地理”，从“文学在
时间中演进”的传统视角，转向了“文学在空间
中生成”的新维度。新的视角，让古籍材料焕
发新的价值。
　　在研究领域方面，他专、博相济。翻读李
伯齐的著作可见，其治学领域极广，从先秦诸
子研究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从山东作家何
逊、李攀龙、张养浩等研究到《聊斋志异》研究，
从齐鲁文化与文学研究到中西文化与文学比
较，著述甚为丰富。但其着力处还是古代诗歌
史领域，尤其是关于中西诗歌比较、中国诗歌
的民族性等问题，独有见解而影响广泛。
  更难得的是，他坚持立古与开新的辩证统
一。最为典型的就是系统校勘《沧溟集》等所
有存世版本，他辑佚补遗、编年考辨、详注典故
与交游，纠正旧本讹漏，重估明代“后七子”领
袖李攀龙的文学史地位，扭转长期以来对其

“模拟复古”的片面评价，可谓立古扎实，开新
有力。

乐陶自安传薪火

　　李伯齐一生仰慕陶渊明，遂以“乐陶”
为号。
　　“颜子陋巷，易于安居。容膝自乐兮，达人
渊明。”李伯齐曾经如此自勉。
　　事实上，他早年的求学之路，并不悠然。
　　1940 年，李伯齐生于旧时的聊城县。兵
荒马乱的岁月，让他的幼年时光多颠沛流离。

“3岁时家乡遭遇旱灾，全家出外逃荒，居无定
所。虽然我从4岁就开始识字，但未能连续入
学。直到回老家之后，才开始进入本村和邻村
小学就读。”
　　那个年代，没有课外读物，晚间无事，上过
私塾的父亲便会给他讲四书、讲孔孟。舍不得
点油灯，父子二人就摸黑谈古。初中时，从曾
祖留下的书箱里，李伯齐翻出《百家姓》《三字
经》《左传句解》《古文释义》等古籍，开始真正
接触古代典籍。
　　“高中阶段，语文课一度改为古代诗文，使
我的文学兴趣得到进一步发展。”李伯齐回忆，
1959 年春节期间，学校让他和几位同学前往黄
河位山工地采访，“回校后写了一篇简短通讯，
报道爆破工人事迹，在《大众日报》发表”。
　　李伯齐与山东师范大学的缘分，在 1961
年到来。当年，他考入山东师范学院（即今山
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正是在这里，李伯齐遇
到了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恩师严薇青先生和庄
维石先生。
　　大学期间，庄维石先生讲授古典文学课，
李伯齐是课代表，另外还选修了庄先生的《孟
子研究》课程。
　　“庄先生博学渊通，是难得的通家，教文
学，也爱哲学。庄先生上课，虽然只拿着一个
简单的提纲，但只要你仔细听、认真记，一堂课
从头到尾下来，就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文章。”李
伯齐坦言，庄先生的治学理念与讲课艺术，对
自己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
　　1976 年，李伯齐从当时的费县师专（即临
沂师专，今临沂大学）调回母校任教，重回恩师
身边并共事数十载。师长的垂范之风更让李
伯齐耳濡目染，受益一生。
　　听说严薇青先生从教50周年时，只是一个
人到大明湖走了走，李伯齐心有戚戚然；待先
生从教60周年时，他坚持组织活动，为老师祝
福。1992年，庄维石先生从教60周年，李伯齐
亦组织聚会，省内外的学生们自发而至，深情
追忆先生。此情此景，让李伯齐愈加感怀师者
风度。
　　“乐陶”是李伯齐的生活信条，更是其学术
生涯的生动写照。谈及自己的研究视野时有
拓展，他说其实很多都是情之所至、有感而为。
　　跟对李攀龙的研究一样，张养浩同样本非
李伯齐关注的研究对象。听说张养浩墓修缮
了，他和老伴儿一起前往观瞻，由是相对全面
地了解到张养浩的生平事迹——— 一个曾经六
度拒绝出仕的高官，为了抗灾毅然出仕而客死
他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李伯齐被张
养浩的“民本”思想震撼了，随即投入研究，撰
写《张养浩评传》。
　　不立古，则新无根基；不开新，则古成死
物；不以内心的安宁去书写，则学术只是外在
于生命的工具。真正热爱古代文化的人，不会
将其当作知识的堆积或职业的工具，而会将它
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
　　2024年，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我心
目中的大先生”座谈会，多位学者深情回顾了
李伯齐等老师对他们的影响，而他们一致强调
的是，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传授知识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品格力量影响
学生。
　　86 周岁的李伯齐，现今的生活淡然而自
得。每天上午，他都会走出书斋，在校园和寓
所周边散步。中午小憩，午后则会开始新的阅
读和笔记，在与古人的对话中，寻找着属于这
个时代的新的声音。显然，其乐陶自安断非独
善其身的隐士姿态，而是一种内在的充实与
安宁。
　　李伯齐不仅在学问上追随古人，更在人生
态度上效法古人。如果说一位学者书写“春
秋”的最好方式，不是留下多少头衔，而是留下
多少被后人接续的学术薪火，那么，学术的光
明之路，就是在这份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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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德高望重的
师者，从教逾甲子，桃
李满天下。
　　他是博古通今的
学者，皓首穷经，立古
开新。
　　一个人的职业生
涯可以有多长？他的
经历证明，如果一个
人可以把毕生的兴趣
与爱好融入职业，那
么，这个期限便是一
辈子。
　　从幼年时期“摸
黑”听典籍种下兴趣
的种子，到耄耋之年
著作等身，在古典文
学研究的耕耘之路
上，他淡然直言：“未
曾偷一日之闲。”
　　他就是现年 86
周岁的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李伯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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